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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蒋惠庆 张海鹰

在无棣县文物收藏爱好者张先生家中，保存
着一通碑刻———《吴之勷绿端石碑刻》。此碑刻为
无棣县“海丰吴氏”第十五世吴之勷手书石刻，是
无棣吴宅的重要文物之一。

思过迁善 积德修身
《吴之勷绿端石碑刻》长37 . 2厘米，宽29 . 7厘

米，厚3厘米，共刻有682字。碑体为名贵的绿端
石，石色青绿，质地幼滑、细腻、滋润，轻击有金属
声。碑刻为横碑，分上下两部分，每部分6页，每页
竖线打格5行。碑刻内容为《关圣帝君觉世真经》
经文及为书者心得、体悟及其告诫。碑文为楷书，
虽守馆阁之矩但不僵持，笔画灵巧，气韵畅通，堪
称清代楷法之妙品。

吴之勷在194字的体会中说，《关圣帝君觉世
真经》是关帝降笔的训示之语，是让世人醒悟，思
过迁善，积德修身。与《感应篇》相比，《阴骘文》佛
教色彩比较浓厚，而《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儒教色
彩比较强烈。他劝人要为善去恶，“诸恶莫作，众
善奉行”，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为宝贵的是忠
孝节义等美德，如此才能无愧地做一个人，可以
活在天地之间。如果不竭心尽力于忠孝节义等事
情，庸庸碌碌地过一生，这无疑是身虽活着，而心
已死亡，就叫苟活偷生，毫无意义。总之，“行善福
报，作恶祸临”，行善就可得到幸福，行恶就会遭
受灾祸。

据推测，这通碑刻应为吴之勷于道光二年
（1 8 2 2年）蒙恩原品归无棣休致，至道光八年
（1828年）年吴之勷病故无棣这段时间书刻。

吴之勷为什么要书刻《关圣帝君觉世真经》
呢？这就不得不提一提以“一方望族”著称齐鲁的

“海丰吴氏”家族了。
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海丰吴氏”始祖吴

士安携妻张氏，带子吴高治，从直隶省永平府迁
安县（今河北省迁安市）南门里千里迢迢来到山
东省济南府海丰县（今滨州市无棣县）东南关村，

“以文教兴家、以科举入仕”，自清顺治至宣统，历
十朝，计260余年间，“海丰吴氏”出了一品官6人、
二品官9人、三品官2人、四品官5人、五品官18人、
六品以下62人，以及翰林3名，进士9名，被称为

“贤官世家”“进士门第”“儒林翰院”。
“海丰吴氏”家族作为文化望族能够发展、繁

衍数百年而历久不衰，这与该家族在长期发展中
积淀、形成的家风密不可分。其家风可以概括为三
点：即淳风厚德，直谅恬素；崇儒重文，耕读而仕，
忠贞孝友，礼仪传家。“海丰吴氏”家族的家风重
视道德修身，强调文化传承，恪守封建人伦，这在

《吴之勷绿端石碑刻》中也得到了体现。《吴之勷
绿端石碑刻》，为研究无棣吴氏家族文化及“明清
山东仕宦六大家族与家族文化”提供了重要证据。

风雨同舟 修堤济民
吴之勷（1754年-1828年）是“海丰吴氏”第十

五世孙，字翊臣，号淦崖，官至江苏巡抚加二级，
诰授光禄大夫吴坛之子，吏部侍郎加尚书衔、诰
授荣禄大夫吴绍诗之孙。

吴之勷为官四十余载，其中有一半时间是在
河北省的武邑、东安、昌黎、清苑等县任知县。在
基层，吴之勷二十年如一日，遵循“君子得舆，民
所载也”的民本思想，抓农业、兴水利、办学校，时
时刻刻关注民生。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夏，位于华北平原的
直隶武邑（今河北省武邑县）全境洪水泛滥，道路
被毁、桥梁中断、农田被淹、民房倒塌，五百多个
村的十余万百姓无家可归。

时任武邑知县的吴之勷携吏胥仆从4人，一
连十几天，整日跋涉在泥沼中，遇大水则乘小舟，
无舟则制作木筏，跑遍了辖区内的500多个村庄，
细查灾情，抚慰灾民，常常是风餐露宿，却毫无倦
怠，沿着境内的滏阳河、索鲁河、清凉江等百里河
道进行巡查。每到一处，他时刻关注汛情和水位
涨落情况，组织百姓及时排除险情。

当时，直隶巡抚仅拨付给武邑灾银300两、粮
300石，还责令吴之勷酌情减少受灾户数和人口。
吴之勷虽据实力争却最终无果。为了百姓生计，
他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购买了600石米粮，在重
灾区设置粥棚，让吃不上饭的灾民不至于因饥饿
致死。

吴之勷的精神感动了当地的乡绅商贾和大
户人家，他们争相捐米1000余石，保证了全县灾
民没有一个人饿死。次年二月，吴之勷调离武邑
任职东安时，武邑全县父老乡亲们不约而同地齐
聚武邑县衙门前，哭声一片，感天动地。他与灾民
风雨同舟抗洪抢险、重建家园的事，也被传为千
古佳话。

嘉庆五年（1800年）夏，吴之勷任天津河防同
知时，正逢京津地区连日暴雨，北京昆明湖决口，
淹没了周围十几个州县，天津南运河决口，大堤
外的村庄倏忽不见了踪影，大批难民蜂拥进城，
露宿城头避难。

吴之勷心急如焚，忙命仆役购置芦席，让百
姓遮体。此时城西南水深已达两丈，水大浪急，天
津唯一的一条芥园堤也多次发生险情。吴之勷组
织数百名民众奋力堵塞，在堤岸增土石10多万
石。又连日暴雨，上游洪水下泻，水没了大堤，万
民恐慌，一些衙役兵弁也欲逃生。吴之勷立在堤
上，岿然不动，沉着地指挥民众继续救险，使人们
的情绪渐渐安定下来，继续抢运土石，誓与大堤
共存亡。连续苦战三昼夜，大水始退。连续30多
天，吴之勷奋战在大堤上，指挥若定，与民同甘共
苦，令天津民众百年咏唱。

吴之勷又到青县、静海督修堤坝数十处。直
到10月，各地修堵之事才告完结。是年大计，吴之

勷以“卓异”之绩擢升署理保定府。嘉庆八年
（1803年），吴之勷又以“卓异”被保举为黄州知
府。

在黄州，吴之勷设立了重大情况报告制；在
一些江塘要处设置救生船，确保沿江区域民众安
全；加派巡查的警力，严厉处置奸佞之徒；裁减衙
门冗员，推行廉洁办公；增建书院，聘请名师任
教。几年间，黄州境内气象更新，胥吏办事有章，
举学兴盛，考取功名的人越来越多。吴之勷还带
头捐俸，带头筹集款项，修砌了城墙，整修了一些
废败的庙宇、佛堂，并根据百姓意见，召集民工修
砌了一条直通江岸的堤路，路两边尽栽杨柳，成
为当地的盛景，人称“吴公堤”。吴之勷在黄州任
职16年，再任武昌知府，诰授中宪大夫。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吴之勷抵襄阳，出
职安襄郧荆兵备道。他督领各州府修建堤坝，修
葺学堂，整顿盐道，政绩显赫，民众拥戴。道光二
年（1822年）正月，吴之勷奉旨入朝觐见。5月，蒙
恩原品休致，归里以养。后，吴之勷以嫡孙吴式芬
官，晋赠光禄大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孤孙随行 大器晚成
早在嘉庆五年（1796年）10月，吴之勷在昌黎

任时，其独子吴衍曾（以子吴世芬官，诰赠光禄大
夫，二品官）咯血身亡，吴之勷非常悲痛，将不满
周岁的孤孙吴式芬带在身旁，颠沛流离，随署就
读，岁月大半消磨在舟次车辘之间。由于吴之勷
任职全国各地，居无定所，吴式芬学业时进时辍，
多有缺失。道光十五年（1835年），40岁的吴式芬
才“大器晚成”，春闱会试榜发中试第206名，殿试
二甲第37名，朝考入选第28名。

吴式芬（1796年—1856年），字子苾，号诵孙，
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浙江学政加三级，诰
授光禄大夫，赏戴花翎，是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

考古学家以及封泥的最早发现者和研究者。
他40岁时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此后，辗

转江西、河南、直隶、贵州、陕西、浙江等地为官二
十余载，忠君爱民，清正廉明，有“贤官”之称。

鸦片战争爆发后，吴式芬临危受命，坐镇南
安筹措粮草。他从容不迫，措置裕如，为清廷取得
暂时的抗英斗争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大扬了国
威。

咸丰五年（1855年）十一月，积劳成疾的吴式
芬因病陈请开缺，得旨俞允。时因浙省劝捐米石，
嗣以捐助京仓海运粳米，加三级并赏给祖父母、
父母及本身妻室正一品封典。次年春买舟北归抵
无棣，十月初八病逝故里。临终前，他告诫子孙：

“我无所系恋，故此心常处于泰然，尔辈但读书守
分，志存忠厚而已。”

自嘉庆十三年（1808年），13岁的吴式芬就读
黄州时得父乙爵拓本后，他就与金石结下了不解
之缘。吴式芬一生著述颇多，有《金石汇目分编》

《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双虞壶斋日记八种》
《海丰吴氏双虞壶斋印存》《<寰宇访碑录>校本》
《昭代名人尺牍》《唐宋元明人摘句》《缀锦集》《陶
嘉书屋诗赋》等等。其中，二十卷的《捃古录》按照
州县编制目录，共录自商周至元代金石文18128
种；三卷九册的《捃古录金文》共考释商周至元代
有铭文的钟鼎彝器1329件。此两部金石学名著，
对金石文著录之多和诠释之精均超过前人，为清
末以来的金石学家所推崇和引证。

吴式芬不但是著名的金石学家，还是封泥的
最早发现者和研究者。他凭借对古代历史和古文
字的深邃造诣，断定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印范”的
钤有印章的土块，就是秦汉魏晋时期的封泥，并
对其进行收藏和考释，其与儿女亲家、翰林院编
修陈介祺合撰的我国研究封泥最早的一部专
著———《封泥考略》，对研究秦汉官制、地理以及
秦汉篆刻艺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礼仪齐鲁

“海丰吴氏”家族作为文化望族能够发展、繁衍数百年而历久不衰，与该家族在长期发展中积淀、形成的家风密不可分。其家风重视道德修身，

强调文化传承，恪守封建人伦，这在《吴之勷绿端石碑刻》中也得到了体现。

吴之勷：绿端石碑刻承家风

□ 王洪军

建于战国时期的湖陵古城，历来是考古史上
的一个谜。去年冬天，在大沙河疏浚工地，出土了
大量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文物，并挖出了城墙
一角。至此，一个深埋于地下，具有2500年历史的
辉煌古城，初步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位于微
山县张楼镇程子庙村（今湖陵村）的战国古城。

2500年前的古城遗址
走访湖陵村，几乎无人能说明白湖陵城、湖

陵县、湖陵寺的历史。为此，笔者查阅了大量历史
资料，走访了痴迷湖陵文化、长期研究湖陵古城
的专家，参观了湖陵古城遗址出土的历史文物，
初步揭开了湖陵古城的“庐山真面目”。

史志、典籍对湖陵城多有记载。《中国古代地
名大辞典》中写有“湖陵县，春秋宋湖陵邑”。《汉
书·地理志》记载“湖陵属山阳郡”。《后汉书·郡国
志》记载：“湖陵即湖陆，章帝更名。”《三国疆域志》
记载：“湖陵之名，始于秦，汉代因之；王莽改为湖
陆，而东汉兴，仍复旧名。”资料显示，自战国宋湖
陵邑到隋朝入沛县止，其间近千年，湖陵均作为县
级地方行政区划而存在。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水患造成古城坍塌。清咸丰元年，黄河决堤，
湖陵地区受淹，至此，湖陵城彻底湮没于地下。

根据微山县、沛县、滕县、鱼台县四地县志所
记载的资料和图经显示，古泗水河道是从古城中
间穿过的。依地势分析，湖陵城是隔河相对的两
座城池。以河为界，北侧的为后城（子），南侧的为
前城（子）。南城位于泗水故道南岸，属江苏省沛
县龙固镇管辖。经勘探确认，城址平面近方形，实
测城垣周长4140米，面积约104万平方米。现南城
整个城址均陆沉于地面及水下，除河滩或沟渠两
侧可见少许料姜石和砖瓦残片，地表基本无迹可
循。北城位于泗水故道北岸、微山县张楼镇湖陵
村西北区域。上世纪七十年代，北城墙及东城墙
一带仍高出地表1米左右，湖陵村村中间向北小
路现仍称为“城墙路”。勘探实测城垣周长3345
米，面积73万平方米。现在，湖陵城遗址主要有：
可溯秦汉的鸡鸣台遗址，隋朝始建今又重建的湖
陵古寺，连接黄河、淮河两大水系，我国唯一的南
北走向的泗水故道。

有关部门对湖陵城遗址进行局部发掘，出土
了城墙砖、瓦当、栏板砖、板瓦、筒瓦、陶罐、陶碗、
青铜镞、铁镞、铁犁头等文物。城墙砖中部阴线刻

有陶文，字体简洁朴拙。据专家鉴定，具有明显的
早期金文特征。部分建筑构件残片，表面均为细
密的绳纹，且多交叉，内面有麻点纹，具有明显的
战国之风。这为推断湖陵城的建筑年代，提供了
有力证据。另据康熙版《鱼台县志》记载：“楚顷襄
王十三年（公元前286年），齐、楚、魏三国联合灭
宋，方与邑改属魏。随之，楚于县城东部置湖陵
邑。”《微山县志》记载：“周赧王二十九年（公元前
286年），楚置湖陵县，治所湖陵邑，当为微山县境
内置县之始。”两县县志虽未明确湖陵城的建
城时间，但可说明在置县之前，湖陵城就已建
成，且具有相当规模。从地理位置来看，湖陵
城地处徐州、兖州中间地带，古泗水中段，优
越的地理位置加上楚文化与洙泗文化的交融、
积淀，造就了湖陵城的繁荣与辉煌。据史料记
载，在湖陵古城中，庙堂鳞次栉比，寺庙内古
柏参天，塔亭林立，香烟经年缭绕，钟鼓之声不
绝于耳。湖陵寺、鸡鸣台、三官庙、关帝庙、翠云庵
交相辉映，蔚为大观，湖陵城当年的繁华可见一
斑。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具有2500年历史的辉
煌古城为何会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对此，在史
志和诗文中可以窥见一斑。明崇祯年间举人、
先贤阎尔梅于康熙五年（1666年）作《游湖陵
城》一诗，写道：“春来踏雪湖陵寺，遥见凫山接峄
山。”“嘉靖末年沙塞后，鸡鸣寂寂剩荒台。”此诗
不仅交待了湖陵城的地理位置，而且点明了湖陵
城陷落的原因和时间。湖陵城没落的原因，康熙
年间《鱼台县志》记载：“……河决华山，出飞云
桥，分六大股横贯漕渠，至湖陵口漫入朝阳。运道
告阻，城几没。”《沛县县志》亦有记载：“河决沛
县，上下二百余里，运道俱塞，散漫湖陂，达于徐
州，浩淼无际。”由此可知，湖陵城陆沉的主要原
因是黄河泛滥。清代中后期，随着河湖的有效
治理，水道渐畅，湖陵古城部分遗址才恢复为
陆地，但城池已不复存在。湖陵城大部分已沉
落于湖下，只有城东北的高地鸡鸣台及在其上
建造的湖陵古寺还矗立在大沙河畔，成为人们
寻胜访古的绝佳去处。

湖陵城是历史悠久的中华名城，在中华民
族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虽然金戈铁
马和黄河泛滥，消磨了湖陵古城千年的辉煌，
把它变成瓦砾，湮没于黄土和湖水之中，但湖
陵古城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不会随着岁月的流
逝而消失，它必将在新的历史时期传承下去，
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神秘的鸡鸣台
鸡鸣台是湖陵城最重要的文物古迹。《万历十

三年滕县志》记载：“鸡鸣台，于湖陵城东北角。”据
实地调查勘探，鸡鸣台遗址位于微山县张楼镇程
子庙村（今湖陵村）东部，距后城（也叫北城）东城
墙以东约300米，距现泗水古道约150米。鸡鸣台遗
址现为“湖陵寺”，周围地势高亢，遗址呈方形，边
长约150米，较周边高出约1—2米，现大部分被现
代民居所覆盖，仅保存遗址中部寺庙约3000平方
米范围。早年在该区域发现多座西汉晚期汉画像
石墓，可见该高台在西汉晚期就已废弃。

鸡鸣台历史久远，曾是古泗水河畔闻名的历
史文物古迹。因为“湖陵城”地处滕县、沛县、鱼台
县三县交界处，且各得一部，所以三地县志皆有
对“鸡鸣台”的传奇记载。

明万历十三年《滕县志·古迹志》记载：“鸡鸣
台，在湖陵城东北角。世传汉高祖与项羽战于此，
各筑城，以沙河（即漷河）为界。汉南楚北，楚人夜
筑，以术藉鬼力，汉成台于河之东浒，人登其上作
鸡鸣，以破楚人鬼输之术，故名。《通志》入鱼台，

《沛志》亦载之。今按湖陵南半属沛，西半属鱼台，
滕独得东北一角，而台在焉。则台仍当属滕也。”

旧版《沛县志·古迹》载：“鸡鸣台，在沙河东
岸上，明嘉靖时，河决于此。鸡鸣台东有小河，出
滕县之三里桥及七里沟泉，西南流百余里，至台
东入漕河。”

康熙版《鱼台志·古迹》关于鸡鸣台的记载与
滕志所记大致相同。其中史志记载的鸡鸣破术之
说，实际上来源于一个民间传说而非历史事实。
据传，刘邦率部攻占湖陵城后，筑土台操练兵马。
每逾五更，便有一只金色雄鸡在练兵台上啼鸣，
声闻数里。刘邦每闻鸡鸣，便睡意尽消，精神抖擞
操练兵马。刘邦欲见此鸡，夜半在台下守候，五更
一到，旦见一只金灿灿光芒四射的雄鸡翩翩飞
来，降落在练兵台上，引吭高唱，引得全城鸡鸣。
刘邦悟到，这是上苍助我灭秦剪楚成其大业，遂
书“鸡鸣台”三字刻石记之。于是，后人在此建“鸡
鸣台”以为纪念。这个美丽的传说反映了刘邦应
天时、除暴秦、安黎民、成大业的雄心壮志，为后
代统治者所推崇，又吻合了人们的猎奇心理，故
流传开来，并为地方志记之。虽系讹传，姑妄从
之。有学者认为，古代城邑多筑高台，很可能是烽
火台、瞭望台、观星台，或作操练兵马之用。这种
说法是可信的。

2013年，湖陵寺主持海谛法师在湖陵村两委
大力支持下，尊重民意，倡导群众募捐，在鸡鸣台
遗址恢复重建了湖陵寺，再现了千年古寺当年的
雄风英姿，成了人们寻胜访古的一大景观。

中国古代军事重镇
湖陵城是一座具有2500年历史的名城，它不

仅是中华历史文化名城、宗教胜地，还是中国古
代军事重镇。千百年来，这里曾经发生的大小战
事数不胜数，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战争剧。

春秋时期，湖陵之地被郑国、鲁国、宋国、楚
国反复争夺，频繁变更归属，直到战国，楚灭宋，
并设置湖陵县，战事方休。

秦朝末年，湖陵城成为刘邦、项羽与秦军争
夺的战略要地。《史记·高祖本纪》记载：“秦二世
二年（公元前208年）十月，少年豪吏如萧、曹、樊
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胡即今湖）
陵、方与，还守丰。”此役是汉高祖刘邦举事后首
战告捷的地方。明末清初名士阎尔梅于康熙五
年（公元1666年）《游湖陵城》一诗中写道：“曾披
汉史诵歌风，千载无人嗣沛公。记得湖陵方与
战，山河疏处想英雄。”诗中记载的就是汉高祖
刘邦率萧何、曹参、樊哙等攻打湖陵城的战事。

《史记·曹相国世家》对上述战事记载得较
为详细：“高祖为沛公而初起也，参以中涓从。将
击胡陵、方与，攻秦监公军，大破之。东下薛，击
洒水守军薛郭西。复攻胡陵，取之。徒守方与。”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四月，项羽季父
项梁带兵从下邳进击陈涉军和秦军，三方战于
胡陵。《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梁渡淮，琼布、
蒲将军亦以兵属焉。凡六七万人，军下邳。……
乃进兵击秦嘉。秦嘉军败走，追之至胡陵。嘉还
战一日，嘉死，军降。项梁已并秦嘉军，军胡陵，
将引军而西。章邯军至栗，项梁使别将朱鸡石、
馀樊君与战。馀樊君死，朱鸡石军败，亡走胡陵。
项梁乃引兵入薛，诛鸡石。”这次战役以胡陵为
中心展开，项梁虽歼灭了陈涉所部秦嘉军，但秦
将章邯骁勇善战，致使自己损失了两员大将。

史料中还记载，东汉四年元月，光武帝刘秀
自将讨庞荫，七月丁丑，进幸胡陵。东汉山阳太
守吕虞将兵守湖陵等处。《前秦录》记载，东晋太
元四年（公元379年）秦以毛盛为兖州刺史，戍湖
陆。（自王莽将胡陵改为湖陆后，史志均称湖陆）
太元十二年，北府谴戍湖陆。《晋书·五行志》记
载，南北朝时期，宋武帝永初三年，（公元422年）

“徐州刺史王仲德兵屯湖陆。”宋少帝景平元年三
月，兖州刺史郑顺之戍湖陆。《沛县县志》记载：“宋
孝武帝孝建元年（公元454年）三月，徐遗宝以新亭
功遣戍湖陆。”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湖陵在我国
古代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封
建王朝常以重兵驻守。

湖陵城之所以闻名遐迩，为中国古代军事重
镇，这是由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的。湖陵古城地
处徐、兖二州交接地带。旧漕河或说故泗水，也即
元修京杭大运河（泗运合一）穿城而过，并在此设
立湖陵站。湖陵城西面是广阔而富庶的平原，东面
是逶迤险要的泰沂山区。顺泗水向南，过彭城，入
淮河，可达于海。逆流而北，经洸水、济水可达黄
河。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这是我国唯一的南北流
向的河道。湖陵城则是扼守这一南北黄金水道的
重镇。作为兵家而言，这里可谓守有险、战有场、退
有路。加之湖陵建城较早，新旧漕河作为天然屏
障，城邑攻防设施完备，尤其是城东鸡鸣台，地势
高，视野开阔，便于指挥和调动兵力。正因为如此，
湖陵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看重，并派重兵戍守，也
就不足为奇了。

两汉、三国以后，湖陵作为我国南北交通要
道，军事重镇，大小战事不断。由于战略防御之需，
修筑城墙，开挖护城河，完善防御设施，增驻军队，
客观上推动了湖陵城的建设和发展。

距今2500年的湖陵古城，有秦末群雄逐鹿的
古战场遗迹，有千年古寺湖陵寺，有神秘的鸡鸣台
传说，有历代英雄豪杰的传奇故事，还有宋代以来
众多文人雅士游湖陵城留下的优美诗篇。自战国
时期设置湖陵县，到隋朝并入沛县，其间近千年，
湖陵县作为中华古县，在历史上发挥了区域性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作用，使不同时期的文
化在这里层叠、积淀、交融，从而形成灿烂的古代
文明。古城消弭，地名永存。湖陵村作为湖陵古城
和湖陵县的见证，将永载史册。

■ 考古探秘

这里距今2500年，有秦末群雄逐鹿的古战场遗迹，有千年古寺湖陵寺，有神秘的鸡鸣台传说，有历代英雄豪杰的传奇故事，

还有众多文人雅士游湖陵城留下的优美诗篇。

湖陵城：一个陆沉于地下的战国古城

□ 巨慧 海鹰 惠庆

无棣县“海丰吴氏”家族有仕录考稽者逾百
人，而载入《清史稿》的仅有三人，他们就是吴之勷
的祖父吴绍诗、父吴坛和伯父吴垣。吴绍诗父子何
以被载入国史列传呢？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都曾
同朝做过巡抚、侍郎等位极人臣的高官，最主要的
是他们均为清朝中期著名的法律专家，为纂修、考
释《大清律例》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

吴绍诗首创《大清律例名例》两卷，为《大清律
例》全书之纲领。吴绍诗（1699年—1776年），字二
南，号蚁园，诸生，官至江西巡抚、吏部侍郎加尚书
衔，位极一品，诰授荣禄大夫，谥恭定，谕祭葬。

吴绍诗在刑部期间，专心致志地学习、钻研法
律，逐渐成为一名熟知法律条文、通晓量刑断案的
法律专家，并精通刑名之学，特善奏议，许多重案
和紧要章奏皆出自他之手。他在刑部累计任职近
30年，先后任过刑部主事、郎中、侍郎、尚书等职。
乾隆元年（1736年），朝廷开律例馆，纂修雍正三
年（1725年）以后定律，吴绍诗以“稍谙例令”充任

《大清律例》纂修官，对原有律例进行逐条考证，重
加编辑，于乾隆五年（1740年）完成，颁行天下。在
修订《大清律例》过程中，吴绍诗首创《大清律例名
例》两卷，为《大清律例》奠定了基本框架。吴绍诗
为官忠君爱民，多有创举，特别是他在法律方面的
造诣和杰出的法学才华受到乾隆帝的赏识并成为
其肱骨大臣。

吴绍诗长子吴垣（1719年－1786年），字薇
次，号树堂，举人，官至湖北巡抚，诰授资政大夫，
祭葬。吴垣自幼勤奋好学，年少时跟随父亲吴绍诗
宦游各地，习吏治，佐政事，其传记之文严谨有法，
骈体之文则笔若惊龙。乾隆元年（1736年），吴绍
诗编纂《大清律例》时，年仅17岁的吴垣因精通刑
名之学担任了《大清律例名例》的编校，才益练达。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吴绍诗擢升刑部侍郎。
按清律，父子不能同部为官，乾隆帝特谕“垣本特
调，命毋回避”。

一年后，吴绍诗调任吏部侍郎，吴绍诗次子吴
坛继父任刑部侍郎，吴垣才为了回避胞弟调入吏
部任文选司郎中，但他仍在其父手下做事，这在清
代是很少见的现象，可见皇帝对这个法律世家的
恩宠。吴垣五次升迁，每次升迁乾隆帝都要召见
他，寄以厚望。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二月，吴垣
殁于湖北巡抚任上。

吴坛（1724年－1780年），吴垣胞弟，字荣庭，
进士，官至江苏巡抚加二级，诰授光禄大夫。吴坛
年方弱冠即随仕其父吴绍诗左右，日承庭训，帮助
审理案牍，曾先后在刑部任职20余年，有着丰富的
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朝廷在重修《大清律例》时，
吴坛任纂修官，纂修纲目3卷，逐一厘定。同时，他
精研法律，倾注毕生精力著《大清律例通考三十九
卷》（《清史稿》）《大清律例通考》为清朝法制史“杠
鼎”之作，对《大清律例》所作的考释，尤其是对
“例”的考释，资料丰富，内容广博，考证精确，不仅
对清朝法律制度的考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
现在的司法实践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吴坛勤政爱民，断案公正无私，明察秋毫，审
理过许多大案、奇案、冤案。其中，他奉旨在金坛查
办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家产一案
中，表现出了卓越的才华。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八月，吴坛病逝于江苏巡抚署衙。

·相关链接·

吴之勷父祖辈为法律专家

东汉时期的双耳陶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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